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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眼還眼」這個觀念，從小在父母的教導中並不常聽到。我對它的認識，多半來自電影或

電視劇：每逢角色談到報復，總會提起這句話。長大後，偶爾遇到令人不忿的事情，我也會

用它來表達自己不甘示弱、心中有仇想報的態度。 

 
根據 AI 提供的解釋，「以眼還眼」的基本意思是：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以同樣方式回應。

它的核心精神是對等報復、公平回應，不多也不少。乍聽之下，這似乎相當公平。我甚至覺

得，這也是制止壞人作惡的一種方法：做錯事，就應該受到相稱的懲罰。這個觀念，我似乎

一直都認同，也覺得理所當然。或許這正是我喜歡粵語長片中陳寶珠飾演的女殺手的原因—

—她總能懲惡揚善、打敗壞人，光是看着也覺得痛快！ 

 
回想小時候，我是個很少說話的人。除了出於基本禮貌向人打招呼，我大多時候都沉默不語。

相信現在認識我的人，很難想像我曾經可以一整天一句話也不說。那時候，若有人令我不滿

或不高興，我最大的「報復」，就是不跟對方說話，而且一沉默起來，往往可以維持很久。 

 
我還記得小學五年級時，有一次因為某件事——我已忘了確切原因，也許是爸爸責罵我，而

我覺得不公平——便整整一個星期沒有正眼看爸爸，也沒有跟他說過一句話。爸爸感到無奈

又焦急，不停問我：「為甚麼可以一個星期都不跟我說話？」這就是我小時候對爸爸使出的「報

復殺手鐧」。 

 
爸爸思想和行為都很守舊傳統，是一位嚴父。我們四姊妹一直覺得受到壓迫，沒有自由。長

大後，我漸漸對爸爸的管束感到不滿。姊姊常常會直接反駁爸爸，但我不喜歡家中爭吵不休，

所以選擇以沉默來表示反抗。有時這一招真的很有效，爸爸甚至會反過來向我求饒！哈哈！ 

 
父母，甚至學校老師，都沒有教我做人要報復，但報復的心態似乎會自然地在人際相處中萌

生。即使只是口頭上爭一口氣，也足以讓自己沾沾自喜，覺得總算贏回一仗。 

 
可是，讀過不少文章後，我看到有人為了復仇而「以眼還眼」，甚至以更殘酷的方式傷害別人，

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即使只是閱讀相關內容，也會讓我感到心寒和害怕。回想起來，二十多

年來，我都不看情節殘酷的電影，也不看描寫動物互相捕食的紀錄片，就是不想看見弱肉強

食、殘暴殺戮的景象。 

 
文章《殘忍，人間》（林叟著，頁 141–142，雨施舍，2022）提到，自古以來，人與人之間

的鬥爭便從未停止；以強凌弱，似乎成了難以改變的現實。相較於野獸，人間的競爭與廝殺

往往更加暴力、更加無情。這段話令我很有共鳴，也點出了人為何總是不斷衝突、彼此傷害。

即使在平常人的生活中，以強凌弱的現象也並不少見，甚至從小學生之間的相處中，便時有

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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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年紀漸長，尤其在接觸基督信仰後，我開始被仁愛所吸引。甘地和曼德拉的行事方式，

便令我敬佩：即使長年無辜受害，仍然能選擇寬恕，不以報復回應傷害，而是以愛報怨。我

相信，這種態度更有力量，也更能凝聚人心、終止仇恨，避免衝突一再延續，最終造成無休

止的戰爭與災難。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長年累積的仇恨與衝突，便令人不勝唏噓。即

使一般民眾本身並無仇恨，也可能被捲入其中，讓傷害一代接一代延續，實在可悲。 

 
然而，回顧宗教歷史，也能看到不少殘酷的鬥爭與戰爭。例如《神學辭典》（第 462 頁）談到

異端裁判所如何懲罰異端者，讀來令人側目： 

 
［若犯人至死不肯承認，法官正式宣判，較輕微的懲罰包括鞭笞、朝聖、穿十字苦衣等，加

諸那些在審訊初期便自動認罪的人；悔改的異端者通常判處終身監禁；頑強不悔者，教會在

本身不能宣判死刑的情況下，惟有交諸地方法庭。結果通常是火刑。］ 

 
幸好，異端裁判所終於在十九世紀相繼取消。但願正如辭典中所說：「基督徒要從歷史的黑暗

面中學習，絕對不要再犯如此侵犯人權的錯誤，而要用緩和、合情合理的方式來保存啟示真

理的正確性。」 

 
和平友愛，說來容易，實踐起來卻十分困難，尤其當人與人之間出現利益衝突時。我真的能

持守包容和寬恕嗎？想到這裏，我知道自己還需要不斷努力，只盼望能一步一步改善。 

 
夏神父在十月三日的網上講解中，最後提到兩個相信一般人難以想像和理解的觀念：「白白受

恩，白白受苦」，以及「人不需要尋求生命的意義」。這令我想起讀商科時接觸過的馬斯洛需

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於 1943 年提出這個理論，將人的需求分為生理、安全、社交與歸屬、尊重，以及

自我實現五個層次。理論認為，較底層的需求比較基本；通常要先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較

高層次的需求才會浮現。也許夏神父已達到信仰的高峰，而我還停留在較基礎的層次，所以

尚未能完全領會他所說的境界。 

 
或許，當夏神父的信仰達到很高的境界，對人生意義的追尋也就有所轉化，不再需要刻意尋

求甚麼；但我們一般信徒，仍在努力探索人生的意義。從最基本的認識開始，不斷尋求、探

索、經驗、領悟；有時走着走着，甚至會覺得自己還不知道究竟在追尋甚麼。最後，我能否

像夏神父所說的那樣「be water」？不再不停尋覓，而是像水一樣，流到哪裏，就順應那裏的

形狀與需要：可以化成冰，可以掀起波浪，也可以變圓、變方；既能承載事物，也能成為他

人所需要的樣子，或甚至是天主所喜悅的樣子。 

 
若真能如此，或許就不必再執着於尋找人生意義，更何需「以眼還眼」報仇呢？而是順其自

然地活出生命。不過，我相信這需要極大的信德，也需要謙卑地把自己完全交託給天主。這

樣做，難嗎？也許第一步，就是懂得「「白白受恩，白白受苦」「，學習常常以愛報怨，不再懷着

報仇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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